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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时 尚

七夕会

一位住在美国东
海岸的老太太，打电
话向我诉苦。新冠疫
情流行这几年，她和
先生几乎没走出家门

一步。日常购物，要么邻居、朋友，
要么教堂的义工代劳。偶尔有访
客，不敢打开家门延请入内，只隔着
玻璃打个照面，聊一会。可是近来
颇多困扰。家靠近闹市，一些朋友
来电问候，捎带问：能不能借用洗手
间？她挺为难，最后婉拒了。朋友
不高兴，说，新冠病毒的变种毒性已
大大减低，和流感差不多，你小心过
头了。老太太对我说，我今年85

岁，先生92岁，如果受感染，谁敢说
不是一锤子买卖？输不起啊！何
况，附近有麦当劳，洗手间不是借不
到。我深表赞同。
继而想，人，包括你我，往往是

无意识地教人难堪。类似的事一位
朋友也遇到过，不止一次。他有一
位表弟，资深建筑工，手艺了得，为
人极热心。他家所有零碎的维修
活，都由表弟负责。表弟千般好，只
有一个毛病——吃饭。在浴室铺地
板也好，在车库换水管也好，饭已做
好，热气腾腾的菜摆上桌，全家老小
端坐，都不举筷。主人出面，请表弟
来。表弟说：“好嘞，马上来。”不料，
这“马上”动不动是十分钟、二十分

钟。催了几次，表弟埋头干活，说，
我做完才吃。然而，主人好意思让
客人吃冷菜吗？他向表弟暗示了几
次。表弟讶异地回应：何必等我
呢？我自有安排嘛！表弟只想到自
己的方便，却没顾及，等是主人必须
遵循的礼数。于他，搁下活计，吃过
饭再干，与拖了又拖，效率上有多少

区别呢？他没想到，此举给表哥一
家制造了毫无必要的麻烦。
所谓善体人意，就是周全地设

身处地。欲达此，一个要点是不强
人所难。我在国内时，友人相邀，去
参加为他和太太结婚二十周年而举
办的宴会。请柬载明：宾客一律带
上配偶，以寓“出双入对”的“意
头”。我对友人说，我没问题，怕只
怕被邀的并非全是佳偶。友人说，
我先摸了底，感情亮红灯的不请。
我无言。一句话没说出来：婚姻这
双鞋子，即使里头从来没让脚舒服
过，也不一定宣示于众。果然，一被
邀者没领会主人的意思，独自赴宴，
以“太太不喜欢热闹”敷衍。主人非
要给他太太打电话，质问她为什么
不履约。朋友才不好意思地承认，

近来家里冷战正酣，无法拉她来。
宾主都落得不愉快。我以为问题出
在请柬上，对别人的私生活干预太过。
不过，以上所列多半无伤大

雅。博大的体谅，乃是悲悯。一位
白人朋友，在旧金山下城一个最热
闹的酒吧当调酒师超过二十年。我
以前在同一酒吧当小工，是他的跟
班。分别十多年后，街上偶遇，他告
诉我，酒吧换了老板后，他不得不走
人。我问为什么？他说过不了良心
这一关。原来，他值的是晚班，直到
凌晨一点酒吧打烊。“有些女孩子，
贪玩，受不了朋友激将，猛喝烈酒。
我一看她脸色不对，就采取对策，先
是劝告：当心外头有捡尸的，你是他
们最理想的猎物。如果她不听，就
往酒杯掺水，还是无效，就让她的朋
友把她带走。如果是陌生人，我要
留下电话和地址。对其他客人，我
也多个心眼，问清楚他是不是自己
驾车，如果是，就不让他喝醉。我这
样做，新老板不高兴，说，怪不得生
意最好的晚班进账不理想。我说，
出了人命你心里好过吗？他耸耸肩
走了。我辞工时对老板说，你要对
得起你的良心。”
这就是中国老话：怜蛾不点

灯。明了人性的脆弱，别人陷于自
毁的险境之前，拉他一把，比亡羊补
牢更加优越。

刘荒田

谈“体谅”

清明前，89岁高龄的著名越剧表演
艺术家孟莉英老师仙逝，与她心爱的越
剧和观众告别。从此，周恩来总理口中
的“小紫鹃”魂归天国，她带着永恒的美
丽与艺术，与自己的恩师——永远的“林
妹妹”王文娟老师相
会了。
消息传来，不胜

唏嘘，不久之前，耄耋
之年的老人还参加了
纪念王文娟老师逝世
一周年的专场演出，印象中始终光彩夺
目，精神矍铄，爽朗、干练，不改快人快语
的本色，更丝毫不见一丝颓态。事实上，
老人数年前就动过大手术，身体状况一
直不好。尽管如此，只要是与越剧有关，
与“王派”有关的事，孟老师总会积极参
与，原因无他，只为她与恩师的情感太深
太深。
印象里，这些年与孟老师接触，聊得

最多的永远是王文娟老师。言语中，她
总是钦佩恩师的高超艺术，某一个身段
多么漂亮，哪一句唱腔格外讲究，说起来
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她经常由衷赞美
恩师的勤奋努力，说起恩师的这本自传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孟老师仿佛是自
己出了书那般幸福激动：“老师写得真
好！我佩服她！这本书真好看，我不记
得自己看了多少遍！”她更会感动于恩师
的大爱之心，无论是慈善义演还是慰问
演出，只要身体允许，毫不计较个人得
失，亲力亲为……而事实上，在孟莉英的
身上，恩师的这些珍贵且优秀的品德，她
都有。
说她的艺术精湛，从她塑造的《春香

传》中的香丹、《西园记》中的香君，到《孟
丽君》中的荣兰等一系列角色中，观众亲
切地称她为“丫头王”，就是最好的口
碑。特别是《红楼梦》的紫鹃一角，更是
传神、精彩，甚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与点拨。她在“焚稿”一场中，着重体现
了紫鹃与黛玉非同一般的主仆关系，富
有情同姐妹的深厚感情。在“哭灵”一场
中，她对宝玉从不满到同情，均表现得层
次分明。周总理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她时
邀请她演唱“问紫鹃”，晚年更是经常在
病榻前播放这段唱的录音，可见对其欣

赏的程度。
说她勤奋努力，更是绝非虚言。她

曾和我说过，在越剧院演出，拼嗓子、论
演技，绝对不可能超越徐玉兰、傅全香、
范瑞娟那样的宗师，如何让自己有光彩，

就要动足脑筋。尽管
自己演的多是配角丫
鬟，但从表演到唱腔，
都要动脑筋，争做一
片漂亮的绿叶。她的
身段表情追求可爱灵

动，自然活泼，俏皮中见落落大方。唱腔
上绝不飙高音，而是运用自己擅长的清
板，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仅好听，而且
朗朗上口，传唱度很高。正是追求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使得孟莉英在上
海越剧院诸多花旦名家中脱颖而出，只
要她演，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戏份，也绝对
讲究，总是让人过目难忘。特别是她在
《西园记》中有一段“十八个赵小姐”的唱
腔，可谓脍炙人口，不仅唱得夸张风趣，
更唱出了人物俏皮机灵的性格，有很强
的喜剧趣味，深受欢迎，无可超越。
说她拥有一颗大爱之心，更是有上

海市“慈善之星”的殊荣为证。晚年退出
舞台后，孟老师与一众老友组织了纯公
益性质的“笑口常开艺术团”，常年下社
区，走基层，特别是敬老院、医院，为老年
朋友们带去艺术的享受与欢乐，一干就
是几十年，分文不取。获得“慈善之星”
后，上海越剧院专门开了一次表彰会，号
召青年演员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学
习。年过九旬的王文娟老师也特意前来
祝贺，在发言中表示“我要向阿孟（孟莉
英的昵称）学习，如果能年轻十岁，我一
定也加入艺术团，去为广大老百姓服
务！”孟莉英闻言泪湿眼眶，拥抱着恩师，
呢喃道：“老师，这都是您教我的，您教我
的……”温馨的画面，令人永远难忘。
人生有涯，艺术无涯，孟莉英老师一

生的追求，恰好践行了王文娟老师所说
的那句话——“台上演戏不怕复杂，精益
求精；台下做人只求简单，
知足常乐”。她的一众“丫
头王”形象，必定永留人
间！她的艺术虽未成派，
却足称经典！

王悦阳

——纪念“小紫鹃”孟莉英

春风吹老梨花脸

笺纸制作技艺，实际上是
一种技术笺纸，是中国传统的
题诗写信所用的小幅精美纸
张。相传唐代元和年间，寓居
成都浣花溪的女诗人薛涛，创
制了一种供题诗酬和之用的红
色笺纸，深受人们喜爱，后人常
以“薛涛笺”专称精美的笺纸。
从唐代以来，随着造纸、染色、
雕版和印刷等技艺的提高，笺
纸除了多变的色彩之外，还有
越来越多样的花纹和图案。特
别是自明代中叶起，笺纸面貌
更加多姿多彩。明万历年间，
版画和木版水印技艺的空前发
展，极大地促进了彩笺的制作，
将笺纸真正提升为一种实用的
艺术品。《萝轩变古笺谱》和《十
竹斋笺谱》的问世是当时制笺
成就的杰出代表，在中国艺术

史上具
有重要

地位和影响。
谈笺崛起明崇祯年间。据

记载和传说，明朝工部右侍郎
谈伦（字本彝，明朝天顺进士，
召稼楼人），心动于造纸业的经
济收益颇丰，于是以其监
制宫笺主管的职务之便将
造纸秘法从内府传出，由
他的嗣子谈田、谈寿在浦
东鹤坡里自设纸坊，依秘
法“仿造宣德宫笺，初时少量生
产，馈送亲友和自用。消息一
经传开，各地纷来争求，遂增加
产量，广为销售”。谈氏在仿制
宫笺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
研制，终于制成了名重一时的
谈笺。清代文人杨光辅在《淞
南乐府》中写道:“淞南好，文物
盛流传。锋尉墨池勿董笔，时
候诗社战谈笺，风雅百余年。”
在谈笺的制造史上，将谈

笺推向极致的是谈仲和，《沪城

备考》所载:谈侍郎得梼染法于
内府，其子孙谈梧又授其法于
儿子仲和，造出众多品种，其中
玉版、玉兰、镜面、银光、罗纹、
朱砂、玉青等纸美奂美轮，最是

上乘。晚清文学家、上海城隍
秦裕伯的族裔秦荣光的诗亦可
佐证:“谈家秘制冠江东，笺法
偷传内府中。超古蜜香冰翼
上，玉兰镜面最称工”。一时间
谈笺极为畅销，常常供不应
求。松江西门外，采购谈笺的
商贾云集长街，常聚不散，唯恐
抢不到谈笺。谈笺压倒了原来
的苏州纸笺。
谈氏的书画笺最受书画名

家的青睐。明代书画双绝的艺

术大家董其昌称谈笺“润而绵
密，下笔莹而不滑，能如人意之
所至。”他的挚友、书画大师、
《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儒夸奖
谈笺书画纸妍妙精洁，在古人
所造纸之上。书画家陈佐
凡曾在他的《泼墨画册》中
谈到，董其昌画的树木、山
石虽不着色，但黑色晶莹，
如银类雪，满目炫然，高华

夺人，是因为他用的纸是谈氏
的“镜面砑笺之佳楮者”。董其
昌“没有谈笺不下笔”，实是他
长期用纸的切身体悟，也是对
谈笺的由衷肯定和赞美。
谈笺的工艺技术作为非物

质文化自身技术基因和文化基
因，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吐
故纳新、顺应变化、自我调节变
革。如何让谈笺活在当下，需
要融入现代生活，不断挖掘和
创新谈笺中所蕴含的美，将手

工造纸
文化遗
产传统
价值观与现代理念交汇转化的新
生态结合，保持手工造纸的技术
与文化基因谱系的连续性的同
时，形态上应时而变，推陈出新。
作为谈氏后人，多年来我的

梦想就是制作出世界上最好的笺
纸——谈笺，竭尽所能地赓续谈
笺承载的文化记忆。为此我不断
探索如何将江南文化、上海文化
通过谈笺体现出来，其间凝结着
社会各界的关爱，尤其得益于马
承源、贾植芳等前辈的指导。经
过多年探索实践，已将谈笺故里
上海召稼楼的生态植物，一花一
草等植入谈笺中，尺幅之间体现
了人与自然的融洽和人文情怀。
如今的谈笺焕新重生，以独

特的技艺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
是文人雅士的喜爱。

谈桃林

谈笺赋新 故纸犹温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不知为何，想到孟
浩然这首家喻户晓的《春
晓》，我总想起恩师王翘楚
先生，想到落花生枝叶。
如今进入雨季，绵绵春雨，
更是催眠。春眠不觉晓，
香甜的睡梦中，落花枝叶
知多少？
“城”市有烦恼，谁解

千般愁？现代社会，生活
节奏快，失眠已高居四大
城市病（失眠症、肥胖症、

颈椎病、城市综合压力症）
的榜首。如看失眠，来我
们市中医医院看病的患
者，不少是针对落花安神
合剂来的。
落花安神合剂到底是

什么药？有心人经常会
问，其实就是一味落花生
枝叶。以前花生叶是一味
不起眼的民间草药，也常

被农民废弃。落花生枝叶
为豆科植物落花生的地上
部分。《滇南本草》记载：
“治跌打损伤，敷伤处”。
《滇南本草图说》曰：“治疮
毒”。落花生枝叶治疗失
眠症，古籍文献无记载，现
代文献仅有零星报道，但
是现在已成了名声在外，
全国知名的中药制剂。

在上海市中医医院，
曾有一位鹤发童颜的慈祥
老人，几乎每天七点多准
时出现，不管三九严寒，还
是三伏酷暑，迈步朝着自
己的工作室走去。他不是
别人——正是全国名老中
医王翘楚教授。他曾荣获
2015年上海市医师协会
“仁心医师”特别贡献奖、
2016年上海市教卫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 ·医德标兵、
2017年中华中医药学会
“最美中医”称号、2020年
上海市中医药杰出贡献
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988年，吾师王翘楚
教授受到《黄帝内经》“天
人相应”理论启发，回忆起
幼年时在农村看到花生叶
亦具有“昼开夜合”现象，
由此及彼，触类旁
通地联想到落花生
枝叶“昼开夜合”现
象与人体睡眠醒寤
规律同步，同气相
求，两者可能存在共同的
物质基础，创新地提出落
花生枝叶可能含有某种促
睡眠物质的假说。1989

年他从借1000元起步，组
织临床、药理、药化、制剂
工艺和文献等多学科参
与，采取医、科、工、农结
合，形成一个花生枝叶治
疗失眠症研究课题组。通

过二十余年共同协作，终
于证明落花生枝叶确存在
促睡眠物质，其制剂用于
临床治疗失眠症100万人
次以上，按临床科研观察

1200余例均证明
确有较好疗效。
世间百草皆入

药，落花枝叶济世
人。在九十四年人

生长河中，王师风轻云淡，
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
学、管理70余年，带领的
团队潜心30年，只为一夜
眠，建树颇丰。“一朝沐杏

雨，一生念师恩。”作为学
生，我们至今感恩中医界
翘楚、睡眠专家王翘楚先
生。（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
院主任医师，中国睡眠研
究会中医睡眠医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

许 良

落花枝叶知多少

明明是一群雀仔，怎
说它是花？
细看的确是花，太像

麻雀了。
正是春暖时节，在广

东江门市东湖公园的长廊
藤架下，千万串吊挂着的
繁花盛开，万千只麻雀一
起飞舞。
真是太像雀仔了，太

像禾苗飘香时翩翩起舞的
麻雀了。
我见到这里紫色与淡

青的禾雀花，有四瓣，花托
似雀头，并且有两个如眼
睛的黑点。正中向阳一瓣
如雀背，侧两瓣如雀翼，底
瓣后伸如雀尾。
花串被小藤串连着，

禾雀栖息于浓荫中。明明
是静止的，我却仿佛看到
它们绕在头顶盘旋。甚至
还听到了啾啾鸣唱，闹醒
了满园春。
我跟着人们一起，纷

纷举起手机，拍下万鸟欢
腾的壮观。拍下活跃、快
乐的情景，如同拍下自己
欢呼雀跃的心情。
啊，会飞会闹的禾雀

花，你告诉我们乐观向上
的花语。
花团锦簇的禾雀花，

你带给我们团结美满的境
界。
你是花，你是雀，是花

儿一样心花怒放的雀。
你是雀，你是花，像雀

仔一样漫天飞舞的花。

蔡 旭

在江门赏禾雀花古
镇
系
列—

—

罗
店
古
镇
（

剪
纸
）

李
守
白

作


